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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果没有了音乐，真
的会失去很多色彩。 ”

这个夏天，“古典乐天团”
柏林爱乐乐团的到来， 让上海
这座“爱乐之都”又一次点燃了
音乐的基因。当著名的乐团、指
挥、 音乐家引起全城热议的同
时， 人们也意识到， 这样的氛
围，这样的热忱，在这座城市由
来已久。

巧合的是， 在这个德国老
牌乐团月底抵沪之前 ，6 月上
旬，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刚
刚完成了一场在德国汉堡举行

的“中欧艺术歌曲音乐会”。这一
前一后的遥相呼应，让音乐不知
不觉上演了一次“双城记”。我们
决定，从这场古典乐之乡的演出
聊起，谈谈中西方音乐的交流与
碰撞，以及，音乐究竟是如何融
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承载着如
此不可或缺的作用。

晨报记者/王琛

从古典乐之乡归来

6月 10 日晚， 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
“中欧艺术歌曲音乐会”在德国汉堡易北爱乐
音乐厅举行。演出包含了《玫瑰三愿》《踏雪寻
梅》等中国传统艺术歌曲，也特别选取了意大
利作曲家托斯蒂和德奥作曲家马勒的作品，
用音乐实现了一次中西方对话。 而廖昌永也
成为了第一位在易北爱乐音乐厅举办独唱音

乐会的中国歌唱家。
“大家熟知的德奥作曲家是李斯特、贝多

芬， 但其实在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德奥作曲家
是马勒。 他很擅长艺术歌曲交响化，甚至有一
些作品还是以我们的唐诗为基础创作的，比
如他的《大地之歌》。”在古典乐的故乡，一位中
国歌唱家唱响了德奥作品， 台下的观众反响
热烈。 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著名作
曲家兰普森教授看完演出后更是赞不绝口：
“我很少听到像今天这样精彩的音乐会，每一
首歌曲都让人沉醉。 ”

像这样的外出交流活动， 廖昌永出席过
很多。在他的观察下，在古典乐氛围浓厚的西
方， 听音乐会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很平常
的一份仪式感。 “有些观众特别重视，会穿上
西装来现场。 而除了在音乐厅里特别正式的
大型演出，还有沙龙式的小型演出，有像逍遥
音乐节那样站着听的，也有在室外举行的，比
如森林音乐会等等。生活中是需要一
些仪式感的，音乐就营造出了这样的
氛围， 让人们可以有机会陶冶
心灵，和自己对话。 ”

在爱乐之都上海

这些年来，廖昌永在上海求学、工作，在
音乐演出和教育的一线观察着这座城市的音
乐发展，也收获了不少感悟。
最初，那个“看到鱼儿唱鱼儿，看到鸟儿

唱鸟儿”的少年背着行囊来到上海的时候，
吸引他的正是这座城市开放的、浓厚的音乐
氛围。“这个城市蛮神奇的，西方音乐和中国
音乐都能在这里和平共处，而且还碰撞出很
多火花。”彼时的上海，有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电影乐团、上海歌剧院等各家院团带来的
丰富演出，在音乐学院里学生们也跟着名师
们不断吸收着音乐养分。对廖昌永来说，那是
一个自由徜徉在音乐海洋里的时期。
廖昌永还记得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大

一的时候，收获了人生第一次歌剧观赏体
验———去外滩的市府礼堂看上海歌剧院演出
的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当时觉得一部歌
剧的制作好复杂，包括服化道、布景等，台上的
人和乐池里的人一样多。”被歌剧的庞大场面
震撼到的廖昌永心生敬意：“做一名歌剧演员
可太牛了。”
只不过，唯一有些遗憾的是，那时上海还

没有太多专业的演出场馆。在廖昌永的记忆
中，当时能演歌剧的地方，也只有市府礼堂、
云峰剧院、兰心大戏院比较常见，条件还都很
有限。而随着千禧年前后，上海大剧院、上海
音乐厅、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及后来的上音
歌剧院等专业剧院、音乐厅的相继修复、建
成，观众们才终于有了更多可以聆听到高质
量音乐演出的机会。“我们这代人还是很幸
福的，如今的场馆设施比当年真的好太多
了。”廖昌永感慨道。
随着演出的丰富，上海的乐迷们也越来

越“懂行”。柏林爱乐的此次来沪就引发了全
城关注，一票难求。廖昌永也发现，这些年自
己身边也有不少爱乐者出现，尽管他们并非
从事音乐相关的行业，却可以对不少古典乐
名家名作“如数家珍”。
前阵子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廖昌永就

被对方一屋子的古典乐收藏吓到了。从李斯
特到卡拉扬，从柏林爱乐到维也纳爱乐，乐迷
朋友戴着白手套向廖昌永一一展示各种珍贵
的唱片，爱乐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古典乐

在如今众多流行的音乐品类的包围之下，
古典乐迷不减反增。人们到底为什么仍然需要
和热爱古典乐呢？面对这一问题，廖昌永则用自
己一直以来致力推广的中国艺术歌曲来举例。
中国艺术歌曲，是中国古诗词和西方现

代作曲技法的融合。事实上，在古诗词诞生的
最初，就是以歌咏的方式传播的。所谓“凡有
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从 1920 年赴德留学生廖尚果将苏轼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成了歌曲《大江东
去》开始，中国艺术歌曲走过了百年时光。
“这些经典作品，历经了时光的磨砺和沉淀，
依旧被口口相传至今，说明它们是可以跨越
时代变迁，始终为人们带来生活的启迪的。当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有责任用
我们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传承下来，文化就在
这个接力的过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或许在一些观众看来，古典乐仍属小众，

有很高的门槛。但在廖昌永看来，这一题的解
法，要交给时间。
他向记者回忆，在他的中学时代，有过非常

痴迷流行音乐的阶段———拿着一个小本，摘抄
从收音机广播里听到的歌词。“当时对音乐的接
触很有限，广播里放什么歌就听什么歌了。”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慢慢

地他就能听得懂古典乐中不可言说的内涵了。
“就像小时候背的古诗词，在当时你可能并不
能理解其中深意。反而是长大之后某一天，一
个突然的时刻，你会在脑海里回荡一行熟悉的
词句，恍然大悟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

在廖昌永看来，我们不必去追求一个人
人统一的标准答案。音乐最美妙的部分就在
于，人们从不同的入口走进它的世界，却都能
从中找到各自的共鸣。
“我最早在《茶花女》中演唱父亲角色

的时候，才刚刚结婚，比台上扮演儿子的演员
年纪都要轻。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女儿，再唱
《茶花女》，才终于深刻地理解剧中父亲的心
情。生活中的经历，会让你在音乐中生发出全
然不同的感悟。”

在中西交流中，感受音乐的美好

在中国观众越来越懂西方古典乐的同
时，在国际上，海外观众们也对来自中国的音
乐越来越燃起好奇。这一点，廖昌永在过往的
演出经历中也颇有感悟。
“国外观众会感慨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词

和意境之优美。比如陆游的那首《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每次唱
到这句，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其中的悲伤。
而唱到《大江东去》的时候，观众又能从中体
悟到一个人身处逆境，在庞大的历史中与命
运抗争的悲壮。”
2019年，德国大熊出版社的尼克社长聆

听了廖昌永的演出———《中国古典诗词艺术
歌曲音乐会》，深深被中国诗歌与音乐感动，
双方随即商定启动《中国艺术歌曲 16 首》
国际出版计划。
接下来，廖昌永的“中国艺术歌曲”系列演

出将覆盖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今年年
底，上音还将与法国波尔多歌剧院联合制作歌
剧《卡门》，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将陆续展开。
除了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过去这段

时间，上音也在积极地引入国际上的名家名
团，与学生们进行音乐上的更多交流。去年，
多明戈、邓泰山等大师相继在上音成立大师
工作室；今年的上海之春，上音又与意大利科
莫歌剧院联合制作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在廖昌永看来，诸如柏林爱乐等名家名

团愿意持续奔赴上海的理由，和他当年背起
行囊来到这里的理由是一致的。“这是一座
开放包容的城市，对于美的东西，我们从来不
吝赞美。艺术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
人们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上海的魔力就在于，
这里拥抱所有的可能性。”
而音乐，毫无疑问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

的脉络中。“你无法用任何世俗的、功利的标
准去看待音乐。它的作用，在于让你的生活充
满色彩。”廖昌永说道。


